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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拳風呼呼，掌聲霍霍，大概是那
兩人動上了手，片刻之後，又是一聲悶響，
好像是掌擊在人身上的聲音，然後是男童的
驚叫聲，一條人影向下墜去，金蒲孤見底下
是錯列亂石，那人掉下去一定會粉身碎骨
……

再也忍不住了，飛身而出，直向那人影
撲去，原是想將那人接住，不讓他掉下去，
誰知他的手抓住那人的衣服後，心中不覺一
怔，因為他手中的人輕若無物，根本不像是
一個人的重量！

等他將手中的人翻過來一看，卻更為吃
驚，因為那人根本就是一個皮製的假人，而
且頭上卻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探出一個
少女的半身，朝他看了一眼，又縮了回去。

金蒲孤弄得莫名其妙，祇聽得上面又有
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

「何方鼠輩，居然敢擅人禁地，還不快
上來領死！」

南海漁人一驚道： 「這是崇明散人的聲
音……」

金蒲孤怔了一怔，突然幾個急步，直向
山頭躍去，南海漁人正想喝止已是不及，但
見他躍到山頭，崖上劈出一圈銀光，跟著是
一聲斷喝： 「滾下去！」

銀光過去，金蒲孤頓時被砍做兩截，飛
墮山下，南海漁人大驚失色，忽見崖下人影

一翻，又是一個金蒲孤向山上撲去，他才明
白先前被砍為兩截的正是金蒲孤接在手中的
皮製假人。

因為他與山頭之間還隔著一片山石，一
時看不清楚，倒白耽了一陣子心，由於金蒲
孤上去了，他也毫不考慮地跟著槍上去，到
了崖上，不禁呆住了！

金蒲孤與一個綠衣少女對面而立，既不
見崇明散人，也看不見那個與她吵嘴的男
童，照上面發聲的口音來看，至少應該有三
個人才對，其他二人又到那兒去了呢？

征了片刻，金蒲孤已含怒發話了！
他的聲音中充分地表示了心中的怒氣：

「剛才那暗中傷人的老匹夫躲到那兒去了？
」

少女淡淡地望他一眼，卻並未作答。
金蒲孤忍不住又叫道： 「我問你的話聽

見了沒有？」
少女眨眨眼睛，依然不理睬他。
金蒲孤更為憤怒，冷笑一聲道： 「你以

為不開口，我就找不到那老匹夫了嗎？」
說著掠過那少女的身邊，想向山後走

去，那少女才一伸胳臂攔住他道：
「喂！你要上那兒去？」

金蒲孤怒叫道： 「找剛才暗算人的老匹
夫算帳！」

少女微笑道： 「你怎麼知道是誰暗算你

的呢？」
金蒲孤怒道： 「我聽見他的聲音……」
少女仍是笑著道： 「光憑聲音就能決定

是誰了嗎？」
金蒲孤怔了一怔，目光移向南海漁人。
南海漁人連忙道：
「老朽曾經與崇明散人會過一面，剛才

講話的確是他的口音，而且剛才暗算你的武
器，也很像是他的 『修羅刀』！」

那少女一笑道：
「我爺爺正在水晶宮中與幾個女子在對

奕，那有精神來找你們的麻煩，而且我爺爺
要是出手的話，此刻你早已身首異處了。」

金蒲孤怔了一怔道： 「那剛才是誰暗算
我的？」

少女笑笑道： 「那祇能算是開玩笑，我
真心想暗算你的話，絕不會容你登上峰頂
了！」

金蒲孤詫然地道： 「剛才是你……」
少女一笑道： 「不錯！」

金蒲孤搖頭表示不信，少女好像生氣
了，素手輕撩，袖中探出一圈白光，金蒲孤
驟覺寒氣泛體，連忙退後一步，地上發出叮
噹兩聲脆響，那是他頭上束髮的金圈被寒光
掠過，砍為兩半墮了下來！

少女這才得意地笑道： 「現在你該相信
了吧！雖然你很聰明，先用假人試探了一
下，可是我若繼續施為，你此刻那有命在
……」

金蒲孤由於束髮的金環已斷，頭髮披了
下來，再加上震驚與慚愧，神情顯得特別狼
狽，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九十七）

智子強忍住淚水，可是眼眶中仍閃著盈盈淚
光，聲音也有些顫抖。

「智子小姐！」
蔦代忍不住用衣袖掩面。
「到時候，蔦代一定會來接小姐的。」

她便咽地說著。
失去大道寺欣造的蔦代一點兒也沒有露出方

寸大亂的樣子。
這二十年來，她雖然實際上一直是大道寺欣

造的妻子、文彥的母親，可是卻始終沒有得到應
有的名分；即使大道寺欣造死後，她也極力避免
讓旁人看出她逾越主僕間應有的情感。

智子當然可以體會出她的良苦用心。
「蔦代，我會照顧自己的，你也要多多保

重。」
「謝謝。」
「我會盡快去東京的，伊波先生。」
「是。」
「蔦代和文彥就拜託你了。」
「我知道，這一點你不用擔心。」

蔦代一行人離開月琴島之後，偌大的大道寺
家除了傭人之外，就祇剩下智子和金田一耕助
了。

為了陪伴落寞的智子，金田一耕助暫時打消
了離去的念頭。

自從那件慘案發生以來，智子和金田一耕助
從未再提起過，智子也再沒問過什麼。

不僅是對智子，金田一耕助對任何人都再沒
有提起這件事。

就連等等力警官問他，他也祇是淡淡地說了
一句。

「警官，一切如你所見所聞，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對新聞記者更不多說什麼。
當他看到報紙上刊登著 「罕見的殺人女魔」、 「暗戀母女兩

代的家庭教師」等字眼時，也祇是暗自歎息，祇有當他讀到大道
寺欣造被家庭教師誤殺的報道時，才會露出一絲嘲諷的微笑。

文彥他們離開的那個晚上，金田一耕助和智子兩個人冷冷清
清地坐在餐桌前吃晚飯。

席間，金田一耕助突然像想起什麼似地問智子： 「對了，智
子小姐，你會毛線編織嗎？」

由於這個問題實在有些突然，智子不禁吃驚地抬起頭。
「會啊！」

她專注地看著金田一耕助。
「你看著編織符號就能編織嗎？」
「是的。別忘了，我可是神尾老師的學生啊！」
「好，那麼請你按照這些符號織一下吧！不需要織成什麼東

西，祇要照這些符號織出來就行。」
金田一耕助從筆記本裡取出十四五張畫在方格紙上的編織符

號。
智子見狀，臉上的表情突然複雜起來。
「金田一先生，你是從哪裡得到這些東西的？」
「這不重要，祇希望你能編織一下。」

智子面無血色地盯著金田一耕助看，不久才咬著嘴唇說道：
「我知道了，要我把它們全部編織出來嗎？」 （一四三）

想了一會，道： 「也罷！不如帶了這幅詩箋，前去稟知爹
爹，商議如何辦法，或有挽回，亦未可知。」

想定主意，拿了詩箋，站起身來，出了書房，來到後堂。見
父母俱坐在那裡閒話，向前打了一躬，請過父母的安，一旁坐
定，便尊聲： 「爹娘呀！寶珠姨妹竟不曾死呢！」宣爺夫婦同吃
一驚道： 「有這等事！今在哪裡？」公子道： 「現是裴年伯救了
回去。」便將他詭說寶珠是女兒，即托柯姨丈為媒，我們如何不
允；孩兒又因裴年伯面許為婚，我又寫了絕據，祇為孩兒要苦守
寶珠，一時莽撞；今當真寶珠在裴年伯家，此事怎處的話，說了
一遍。宣爺道： 「你怎知寶珠在裴年伯家？」公子又將聽月樓下
看見寶珠在雪洞口，還疑是鬼；後到聽月樓上親見寶珠的詩句、
並遇見他的丫環如媚，方有些疑心寶珠不曾死的話，說了一遍。
」今又接得裴仁兄送來的詩一看，寶珠不在裴府往哪裡去？請爹
爹一看便知。」說著，將詩呈上。宣爺接過一看，哈哈大笑道：
「果然寶珠不死，現在裴府。」夫人聽說，也歡喜起來，甚是感

激裴爺，便叫聲： 「老爺！既是寶珠尚在裴府，裴爺不比柯老為
人。老爺，何不代癡兒成就這段婚姻，也不枉癡兒一番思慕寶珠
之意。」宣爺搖頭道： 「這事很大費週折呢。」

夫人道： 「婚姻美意，有何週折？」宣爺道： 「夫人有所不
知，祇因癡兒堅守寶珠，誓不再娶，他不知裴年兄央了柯老說
媒，詭說是他女兒，豈料即是寶珠，遂不允這頭親事。裴爺又當
面許癡兒的婚姻，癡兒不知就裡，又寫下絕據與他，再不懊悔、
前去求他。裴年兄本是一團美意，我父子反拒絕於他，豈不惱我
父子麼！今日水落石出，就是寶珠在他家裡，有何意思再去求
他？」

公子聽了乃尊一番言語，好似一瓢冷水澆在頭頂上，心中一
苦，珠淚雙垂。夫人見兒子這般光景，又是疼兒心重，怕他再想
出病來，叫聲： 「老爺！你雖這麼說，到底還代癡兒想個法，成
全他一段癡想。」宣爺也見公子一旁墮淚，心中有些不忍，便
道： 「夫人放心。苦我老臉不著，待我親去向裴年兄求親，且看
癡兒緣法如何。」夫人點頭道： 「老爺親自出馬，事再無不成
的。」宣爺笑道： 「且莫要拿穩了。」夫人道： 「事不宜遲，且
屈老爺今日就去走一遭。」宣爺道： 「這個自然。但寶珠不死，
夫人可暗差一個的當人送信與柯姨，使他放心，切不可走漏風聲
與癡老同秀林賤婢知道。」

（四十六）

「廢話，你當然不是人，你是狼，而且還
是隻大色狼！」歐嘉芝緊緊拉住棉被蓋在
上身，該死！她小可愛裡沒穿內衣。

如果對方突然狼性大發，她要往哪裡
逃啊？

她可沒興趣當著左鄰右舍的面演出春
宮秀啊！

「是你帶我回來的，你忘了嗎？」她
好笑的反應讓他覺得有趣，如果他真要對
她怎樣，早在她睡得香濃時就下手了。

祇是她熟睡的樣子純真得像天使，恐
怕也沒人捨得染指吧。

「怎麼可能？我今天是第一次見到你
耶！」拜託，他扯這什麼爛鬼話，別以為
帥哥說謊就容易過關。

「我有證據。」雖然這個證據有點靈
異，但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也不得不
亮出來了。

「你等等。」
歐嘉芝看著他從工作室裡把她的筆記

型電腦搬到她面前。
螢幕面向他自己，背對她，歐嘉芝看

他用滑鼠點了點檔案，檔案被成功的開
啟。

「你看。」他把螢幕轉向她。
「一張照片？」

她用懷疑的眼神瞪著他。還以為是什
麼咧，原來是那張她在Pasadena紅瓦屋前
的自拍照。

她懷疑的眼神，對他偉大的男性自尊
而言是種蔑視。

「你看清楚一點，你在這裡……」
他伸出食指，指著照片裡的她，接

著，手指滑向她身後那棟紅瓦屋的門口
處，那裡有團小小的白霧，不仔細看，不
容易發現。

「而我，就在這裡。」
充滿男性魅力的臉上，出現得意的笑

容。
歐嘉芝眨眨水汪汪的美目，定睛地往

他指的地方看去，果然，那裡有團小小的

人形白霧。
看起來，輪廓還真

的跟他有點像。
不不不，這世界不

可能有人以外的生物存
在！

「你跟它祇是像而
已，根本不能證明什
麼！」她還在死鴨子嘴
硬。

他的眉間多了幾層
皺褶。

「唉！如果你真的
那麼鐵齒，那就不能怪
我使出撒手鑭嚇到你
了。好好看著吧，錯過
這次，以後就不表演
了。」

話才說完，歐嘉芝
便看到他慢慢地慢慢地
——腳離開了地面，飄
了起來……

「……」她倒抽一口氣，屁股往後挪
動了好幾寸，手中的棉被快被她掐爛了。

這世界上會飛的東西，除了身上有長
翅膀的，再加上飛機，剩下來的……就祇
有鬼了！

難怪，他說他不是人！
套一句金田一說的話——一切謎底都

解開了。
「那、那、那你是鬼嘍？」媽呀，

她好想哭啊，遇到鬼跟遇到色狼，她還
情願遇到色狼呢！

「我不知道，我記得的事情不多。」
許多模糊的影像在腦中飛來飛去，但就是
無法拼湊在一塊。

一用力想，他的頭就痛，但他總覺得
真正的自己還活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正
等著他回去。

如果他是鬼，沒道理不記得自己是
誰，尤其，他還會說國語呢！（六）

揭示了新舊哲學的區別，指出： 「哲學家們
祇是用不 ，良辰美景雖然有黑暗中視物的本
領，但也無法看到他的臉面，祇看到他伸手在自
己的臉上一抹，用悶雷也似的聲音，大聲喝問了
一句話。

那句話，沒頭沒腦，又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她們根本不會聽得明白。可是，那人所用的語言
1843年底至1844年1月。1844年2月發表。編入
《馬克思 ，卻是良辰美景再也熟悉不過的一種
陝西方言。那是她們一學會說話就在使用的母
語。所以她們一下子就聽懂了，那人在喝問的
是： 「有什麼緊急軍情？」

剎那之間，她們又是吃驚，又是惱怒，心中
想到的更祇是一定已經跌進了一個惡作劇的陷阱
中去了——這種陝西土腔，決不是半途出家的人
所能學得會年中華書局出版校勘本。 ，一定是
土生土長的人才會說，而那人突然出現，自然是
特意找來，開她的玩笑的。

她們一心以為如此，所以也沒有去細想一
下，那人喝問的那句話是如何沒有來由，兩人齊
聲怒道： 「沒什麼軍情，祇是有人要砍你腦袋。
」

良辰美景說的話，也不是很現代，那自然和
她們成長的環境有關。她們也自然而然，用上了
那種陝西土腔。

（卻想不到這一來，真正合了上 「陰錯陽差
」這句話，到後來才明白。）

那人一聽，身子陡挺了一挺，想來是急於想
起來，可是他下半身還在抽屜中，一時間出不
來，反倒把抽屜碰撞得砰砰亂響，那人的氣力相
當大，也撞得櫃子亂晃。

這種情形，本來極其詭異。良辰美影雖然膽
大，但畢竟是少女，也應該想到害怕，可是她人
一心認定是遭到了戲弄，生氣還生不過來，也就
自然忘了害怕。兩人都已決定，要給那人吃點苦
頭再說，所以她們鼓著腮，雙手又著腰，等候適
當的時機來發作。

奇怪的是，那人坐著，看來身形也很高大，
看他想離開抽屜時的動作，氣力也極大，可是他
掙扎了一會，除了發出一陣聲響之外，他竟未能
離開抽屜。而也放棄了掙扎，一面發出了一陣震
耳欲聾笑聲，一面用手用力拍打著自己的頭：
「要砍我腦袋的人太多了，有本事的，祇管來

砍。」他一面說，一面扭過上半身，循聲向良辰
美景看來。兩個直到這時，才和他正面相對，一
照面之下，良辰美景也不禁有點吃驚。

她們雖然能適應黑暗的環境，但是在黑暗中
看東西，當然沒有光天化日之下看得清楚，人的
相貌，她們還是看不很清楚。而今得她們吃驚
的，是那人有一種神威凜凜的氣勢和神態，都十
分難以捉摸，有時，甚至不必看到，都可以感覺
得出來。

良辰美景當時心中就想：這個人有那樣的氣
勢，也會給人利用來捉弄自己，當真是怪事。這
樣的氣勢的人，一般來說，決不會是普通人，一
定是大人物。這一點，自那大漢一雙在黑暗之中
看來，也炯炯有神的眼睛中，更可以得到證
明。 （二十一）


